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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 and Secondary Trauma in Family Violence Work
1、 前言

優勢觀點深深影響社會工作實務，對於個案的問題或工作方法上，也可以說重新”建構”社會工作專業，在工作方法運用上重視個案本身的能力與優勢，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個案都擁有個人或環境上的優勢，而且勇於運用被激發出來的優勢。第二、優勢觀點視個案是自己問題的專家，所以要運用個案自己的想望來解決問題。第三、社會工作者將自己的角色從專家轉化為合作者，尊重並幫助促進個案的優勢發展。
     優勢觀點的實務工作者將此工作方法運用的範圍很廣，對象有老人、精神疾病患者、被虐待的孩童、無家可歸者、社區發展相關工作等，這裡將優勢觀點運用在研究中，研究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輔導人員之繼發性創傷，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優勢觀點來發現輔導人員本身對抗壓力的個人或環境資源，以及輔導人員本身維持工作熱忱的策略。
2、 繼發性創傷
這裡所指的繼發性創傷是因工作引起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1。 這十年來學者不斷的研究過份暴露於他人痛苦而造成的憐憫或同情心之喪失（compassion fatigue）、繼發性創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與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替代性創傷較著重在建構個人理論，探討壓力的意義與適應，而工作引起的繼發性創傷則著重在研究它的症狀上，本文所說的繼發性創傷運用的範圍較廣泛。本文研究者試圖將繼發性創傷與工作上的其他壓力例如，burnout做區分，雖然部分研究認為burnout可能會是因為替代性創傷帶來的結果（McCann & Pearlman,1990），也有部分研究指出過份暴露於他人痛苦而造成的憐憫或同情心之喪失也會造成情緒枯竭，而burnout。因此這三種創傷很難區分清楚，有部分實證研究指出對部分輔導人員而言個案的創傷故事對工作者的認知圖式（cognitive schemas）也就是對自己或這個世界的信念與期望有負面影響（McCann & Pearlman,1990）。
而創傷引起的症狀例如，自身安全的顧慮、自我批評、不信任直覺、害怕別人走在他的後面、陷入或逃避個案的創傷故事中、睡眠困擾與對治療者產生心理上的反作用等。理論假設繼發性創傷的症狀與同理、訓練和工作場域有關，輔導人員本身的創傷經驗也列入考量因素，不過目前為止的研究發現並不明確。本研究的對象為協助家暴受害者的輔導人員，運用優勢觀點預防了大多數輔導人員的繼發性創傷症狀，為一份質化研究，以開放式問題蒐集輔導人員的工作經驗。
3、 將優勢觀點運用在研究設計中
    優勢觀點被運用在此研究設計中有幾種方式，第一、焦點放在輔導人員的優勢上，鼓勵他們盡量說出負面與正面的經驗。第二、質化研究可以讓參與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盡情發揮，不用侷限於問題，可以探索出研究參與者真正想表達的概念，將依照字面意思分析整理出研究參與者對自己的經驗、適應與壓力程度做出的說明。最後、研究參與者也要共同參與資料分析，這也是優勢觀點的作法。
    在這個紮根理論研究中，資料蒐集與分析是同時進行的，發現將引導研究進行下去。參與研究者透過滾雪球方式招募了三十位，來自五個不同工作場域，受暴婦女避難所、私立治療者工作室、強制執行法律機構、法院以及生命線。
    參與研究者將被訪問兩次，大約相隔一年，並以三角檢測法分析之，以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訪問，研究參與者會被問及最近的工作狀況、工作中特別正向的情況與特別有壓力的情況等，也會問及他們過去的經驗，包含個人創傷經驗等。第二次的訪問以電話作訪談，以節省時間與金錢。第二次訪談的問題延續第一次訪談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可能會問同樣的問題以蒐集更多的資料（時間是否會對同樣的情況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所有的訪問都有錄音，只有五位因為器材問題沒錄音而只有手寫的資料。資料並且運用HyperRESEARCH（質化資料分析方式）來分析，最後將研究發現郵寄給所有的研究參與者，並邀請研究參與者組成焦點團體討論此研究發現，不過沒有人有辦法出席，研究者改選擇期中五位參與者，以電話詢問他們對研究發現的反應，對整體研究發現貢獻良多。
4、 研究發現
    多數的輔導人員都有呈現出他們的優勢與適應壓力的方法，雖然工作的對象多是處於危險、受挫中、有嚴重問題等，但是這些輔導人員也知道世界上還是有好的一面，看到個案的成長就如同看到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這也是這份工作中的最好的獎賞。很多輔導人員也都能樂在工作中，享受與案主共同成長的滿足感，有40%的參與研究者認為與這些受暴婦女工作有正面影響，因為更懂得感恩，只有10%的輔導人員認為有負面影響，有43%的輔導人員可以清楚分辨自己的正面與負面影響。雖然大部分的輔導人員可以清楚知道工作帶來的正面影響，但是還是有相當重的工作壓力。
☆悲傷的經歷
    參與研究的輔導人員根據訪談結果依照他們認為自己的壓力程度以及他們如何因應等被研究者分成以下三類，整體而言，個人因素似乎比工作因素帶給輔導人員更多程度的壓力。
	類型
	低壓力團體
	中等壓力團體
	高度壓力團體

	研究參與者人數
	6位。（幾乎沒被壓力所困擾）
	19位。（還能夠運用身邊資源來處理）
	5位。（出現壓力的症狀，例如做惡夢、生理上的疼痛等）

	個人問題造成壓力的事件
	車子遭破壞
車子在晚上被偷

孩子出車禍但不嚴重
父母生病

帳務出問題

將父親送去療養院
	配偶的不支持
有七位成員面臨嚴重的個人生活上的創傷，例如生病、嚴重婚姻與家庭問題

	有三位面臨嚴重的個人問題
家庭成員患癌症

自己患慢性疾病

	工作問題造成壓力的事件
	個案家屬去世
自殺傾向個案
	正面與負面的工作壓力能清楚陳述
	壓力大到有兩位離職從事不相關的行業（第二次訪談時）

	分析
	或許是因為問題嚴重程度小，但是參與研究者擁有掌握壓力的能力，面對壓力有正面的態度，這些成員都感到自己能成功管理壓力是事實。
	對工作上的壓力習以為常，已能適應，並發展出一套應對方式，雖然某些因為個人生活上的問題造成的壓力還是會令這些成員失去冷靜，不過他們都表示能夠應付。
	這組成員在個人生活上或工作上表示有高度的壓力，甚至出現生理上症狀，甚至無法再度傾聽別人的問題，而離職。


    研究中發現壓力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三十位研究參與者中有四位輔導人員比第一次訪談時表示壓力程度變小，有兩位表示壓力程度轉大，某些是壓力本身的變化，某些則是發展出更好的因應方式。
☆輔導人員的優勢

    表示壓力程度小的輔導人員比壓力程度大的人有明顯的不同，這些人發展出因應家庭與工作困境的方式，在此歸納出五點他們發展出的優勢如下：
第1、 擁有勝任因應的能力
    輔導人員有不同的壓力因應反應，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因應的方式，而是壓力程度小的團體成員面對的問題嚴重程度也小，而使他們漸漸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因應壓力，也就是說產生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效能就是對自己與環境有掌握能力的一種信念，已經證實對因應壓力、憂鬱、焦慮以及影響個體的積極性與表現有關。這樣的輔導人員視工作的長遠效益，有一位輔導人員用”播種”來形容這個策略，因為這樣的信念，讓輔導人員感到希望與效率。
	我喜歡知道我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任何當時真正、嚴重的大問題，但是至少我提供這個求助者一些資訊，如果有下一次問題又出現，或許他會思考我告訴他的話，如果我很幸運，或許他們真的會因為我說的話而度過難關，如果沒有，那我也相信我正在播種，他們或許還是會聽進去我說的話，並且知道有一個地方他們可以求助。


這個策略對服務受暴婦女的工作者來說真的很受用，受暴婦女常在離開家庭與返回家庭間來回好幾回後才真正離開那個讓她受到暴力的家庭，如果離開是工作者預設的成功，那成功離開的婦女將讓工作者對這份工作更抱有希望與熱忱。

第2、 維持客觀的動機
    有些輔導人員進入這個工作領域是因為自己有類似的受創經驗，有人認為透過幫助別人可以肯定自己的價值，有些人很單純的只是對人有興趣，對別人的生活故事有興趣，純粹想幫助別人，有人認為是受到上帝的指示，也有人想當照顧者，當然也有人是意外進入這樣的工作場域的，每個人的動機不同。本研究發現，越單純客觀的動機進入此場域的輔導人員其壓力程度較小，或許是因為自己有類似的受創經驗或想成為照顧者的人他們本身抗壓性就不夠高。McCann &Colletti(1994)認為有受創經驗的工作者容易將個案的受創經驗與自己的經驗作連結，可以高度的同理個案，也可以再回到專業關係中，此稱做”舞動同理（dance of empathy）”，但有時候工作者卻會陷入個案的創傷中太深。
第3、 解決個人創傷

    三十位輔導人員中只有一位表示自己沒有任何受創經驗，其他人平均有兩次受創經驗。本研究發現解決個人創傷的輔導人員其壓力程度較小，或許是因為他們有解決過自己受創的經驗，而對創傷抱持可以痊癒的態度，所以工作壓力程度小，這也顯示解決個人創傷經驗的人擁有這一項優勢。
第4、 正向的因應角色模式

    大部分的輔導人員提及其家庭對因應壓力的模式，正向因應的輔導人員表示其家庭環境中教導他們要解決問題，不是以情緒去面對，例如：”你必須要堅強”與”壞事情常發生，你解決它並前進就可以了”，而有13位輔導人員表示他目睹過他的家人面對問題時極度恐慌這樣的負面情緒。有正面因應模式的人表示壓力程度較小，因此環境或周遭的人如何面對壓力將成為自己面對壓力的模範。
第5、 運用個人的信念

個人的信念是一項優勢資源的來源，有一位輔導人員表示自己的信念如何因應壓力，例如他的信念裡認為”事情發生都有其原因”，而因應的方式”珍惜自己的生活，讓壞事過去”。但是有時候差不多的信念卻會帶給不同輔導人員不一樣的後果。有時候輔導人員所持的信念無法使壓力程度減輕，就看信念是否運用在對的方向上。
5、 討論

    要將優勢觀點徹底落實在工作場域與實務工作者身上，就必須要先將優勢觀點的原則與論點散播出去，人們具有優勢、是自己問題的專家與個案與工作者是合作關係等。而工作場域也要允許優勢觀點的運作，例如要以長遠的效益來看工作成果、慶祝小的成功以及看到個案的生命如何變的更豐富，並且重視個案的生活體驗不要標籤化他的創傷，對工作者亦同，讓工作者免於因為個人創傷或工作壓力影響工作。
    對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人來說也是，本研究的發現中可提供教育者一些教育的建議，例如可以試著與學生共同來解決其個人的創傷經驗，建立學生從事社會工作的客觀性動機，也可以鼓勵學生分享家庭中面對壓力的經驗，以建立學生正向的壓力因應模式。
    運用優勢觀點做此研究，對繼發性創傷有新的洞察，研究發現17%的樣本在第二次訪談時覺得壓力程度高，第一次訪談有30%覺得壓力程度高，此比率明顯不高。而且本研究提供明確的受創經驗統計數據，這是以往的研究中所缺乏的。本研究中也說明沒有繼發性創傷的工作者未被研究過的一面。
    最後，本研究期望能讓工作者知道維持自己健康與持續提供受暴者協助的重要性，運用案主本身的可能性使能案主的同時就是一種治癒的過程，當工作者本身的優勢夠堅固並且被激發時，才能有力的傳到個案身上。
註
1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疾患，詳見DSM-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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